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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浪面前，
她是勇敢的开拓者
■本报通讯员管艺添高雅

（上接第 5版）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毕竟直
博生相较于经过硕士阶段学习
的学生，无论是身心特点还是知
识结构均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实
践中，高校在这方面做的似乎并
不够。

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王
昕红曾基于当时直博生的培养现
状，提出了五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今回头看，她坦言有些问题依
然待解，“课程特色不突出”便是
其一。
“直博生相较于普通的硕博

培养模式，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学
制缩短。”王昕红说，同时，直博
生的学术基础也要比传统博士
生差一些，这就要求直博生应该
有一套自己的课程体系。但现实
却是很多高校的直博生、普博生
和硕士的课程都是在一起上的，
这就意味着直博生并没有被“区
别对待”。

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刘涛的印
证。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在
很多高校，直博生的主要工作是
补修硕士阶段课程。“必须承认，
这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即博士
阶段的课程本就不多，于是很多
学校索性以‘拼盘’的方式，将硕
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机械地安排在
了一起，由此便构成了直博生的
课程体系。”他说，这些课程中，有
些对于博士生培养的作用极其有
限，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博
士生而开的。

王昕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
示，当被问及课程的满意度时，感
到“满意”或“非常满意”的直博生
比例只有 37.7%；受访直博生对学
业进展的满意度更是只有 29.4%。
在调研中，有直博生甚至直接向
她抱怨，“现在上课最无聊了，我
本科就学这个课，读博士还是这
个课……”

在这方面，国外的某些经验
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例如，从
2011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电气工程与计算机学院便为研究生
开设了一门新课“计算的美与意趣”。该课程旨
在通过展示计算机在抽象、设计、循环、模拟等
方面的创造力，揭示计算机是如何创造美丽世
界的。
“此类课程作为跨学科课程，既有技术性，

也有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内容，对于博士生
学术视野的开阔大有裨益。”王昕红表示，反观
我国博士生尤其是直博生的课程，虽然大多数
高校都规定了课程学习要求，但这些课程的交
叉性和新颖性均有较大不足。
“对直博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课程

获得了多少知识，而是激发学习兴趣的定向性
和恒久的探索激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还
很不够。”王昕红说。

重要的命题

正如刘涛所说，博士生的课程本来就不
多，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
乃至言传身教下进行的。因此，导师对于直博
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直博生培养结
果的优劣。

一些导师显然没有意识到直博生培养的
特殊性。以本文开头时，王昕红走访的那名直
博生为例，导致他最终放弃直博的重要原因就
在于导师的不理解。

这位学生告诉王昕红，从进入导师课题组
开始，他就在导师的安排下，独立探索一个比
较前沿的理论问题，几乎进行了 1年多时间，
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甚至有“走歪”的感觉。
“我的导师很年轻，每次向他汇报，他总是说这
么简单（的问题）都做不出来，然后失望地看着
我。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我真是很难受，也止不
住烦躁和焦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读博，
也越来越不想去实验室，退出的想法由此产
生。”该生说。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当一名本科生在没有经过硕士阶段训练

的情况下，就以直博生身份进入课题组，他实
际上就是一个‘科研小白’。要想使他尽快进入
正轨，导师足够的理解与支持、团队成员的热
情帮助是必不可少的。”王昕红说，从这个角度
来说，我们既要建立使直博生快速融入学术社
会的培养机制，也要建立帮助学生成功获得有
效信息、成功驾驭学术航船的支持体系。
“在体系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命

题，那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人。因此，
不论是怎样的制度安排，最终都要为‘人’服
务。”陈涛说。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厦门大学高
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潘懋元曾提出过
一组重要的概念，即教育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
系。陈涛表示，目前相关机构作出扩大直博生
招生比例决定的初衷，更多的是考虑社会、经
济发展等外部因素。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外部关系会影响内部关系，进而影响人才
培养目标的设定。然而，不容回避的是，教育的
内部规律和内部关系更能够影响人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要辩证地看。”陈

涛表示，目前很多看法，往往是由外向内看，但
有时我们需要反过来，从怎样选择人、怎样培
养人的内部视角出发，看待高等教育举措。“只
有如此，高等教育才不会失去‘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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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天气是北大西洋海岛的常客。面对乌云密布的天空、黑沉沉的大海、席卷而
来的波浪，王颖通过吃晕船药克服一次次的身体不适，逐渐适应了当地的风浪天气。
经过两年多的辛苦工作，她“把中国经验应用于加拿大区域海岸研究中，成功地为加
拿大海岸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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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兴：把好奇心真正打开
■本报通讯员冯怡

当你把玩一根玩具软铅笔时，有没有想过
这种铅笔为什么折不断，又是否想到可以用这
种笔直接画出有毒化学气体的监测器呢？

当你在玩橡皮泥，或更流行的超轻黏土
时，会把这个有趣的捏合过程“嫁接”到石墨
烯身上吗？

……
这些都是黄嘉兴课题组在过去数年中的

“发明”，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如此有趣的发现还
有许多。

不久前，原就职于美国西北大学材料系的
黄嘉兴正式入职西湖大学工学院，任材料学讲
席教授。

从生活中捕捉灵感，在实验室里做出来

从生活中捕捉灵感，然后在实验室里做出
来。这是一条简单的方法论，却不是能轻易做到
的。连黄嘉兴都说，自己也还在将其训练成为本
能的过程中。

以染发剂的工作为例。2018年，黄嘉兴课题
组展示了基于石墨烯的黑色染发剂，将其涂在
头发上，就能形成一层微米级的黑色薄膜。与传
统的小分子染料相比，这种“二维色素”的好处
很多：一方面，它的颜色足够深，不需要高浓度
使用；另一方面，它只是附着在头发表面，不需
要打开角质层进入头发内部。而与色素颗粒相
比，又软又薄的石墨烯片黏附性更强，不需要涂
很厚。同时，由于石墨烯的导电性，这种染发剂
还能改善静电对发型带来的困扰。

将“高端材料”石墨烯用在极其生活化的染
发上，难怪有人评价这个课题组“脑洞大开”，但
黄嘉兴并不满意。
“我后来意识到，连我自己都没有及时把好

奇心真正打开，5年前就应该想到（染发剂）这个
问题了。”黄嘉兴说，其实线索一直就藏在身边，
“印象很深，有一次在欧洲的火车上，身边人五
彩斑斓的头发把我逗乐了，但就是没有去想过，
这些颜色是怎么做出来的”。

黄嘉兴在美国时任教于西北大学，作为一名

材料科学家，他并不刻意限制自己应该专注“书
架”还是“货架”，只要是有趣的问题，都可以关
注———顺着好奇心深入分析，找出所关注事物的
来龙去脉，往往就能够发现一些独特的科学问题。
“我很赞同美国西北大学一些元老级同事的

看法，材料科学的研究人员在打下一定的专业基
础后，应该花一点点精力去关注社会中的问题，哪
怕是人们生活中的小问题。我一开始也没有料到，
通过这种关注，竟然还能提炼出科学灵感，获得定
义新的科学问题的机会。”在黄嘉兴的材料世界
里，这个“机会”落在氧化石墨烯上。

石墨烯材料在学术界很“红”。黄嘉兴对它
的兴趣并不是基于那些为人熟知的光电、力学
等方面的优异性质，反倒是氧化石墨烯薄片这
个石墨烯家族里一开始不太受重视的一员。“我
突然有点兴奋，这种超薄的二维体系实际上是
很漂亮的软材料。它像高分子聚合物，又像胶
体，又像薄膜，还像表面活性剂……”

在单一材料上集成的多种可能性，打开了
黄嘉兴的好奇心，而他也在接下去的十余年时
间里“放纵”了这些好奇：

它在水里是什么状态？在溶液里，它是平的
还是皱的？

能不能把这些薄片揉起来，就好像一个个
纸团一样？纸团结构又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纸团
这个形状到底该怎么描述，怎么定义？

……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黄嘉兴围绕这个小小

的二维薄片，厘清了多个在学术界存在了十几
年的误解，重新定义了氧化石墨烯的一些基础
性质。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顺便”做出了像染
发剂这样的“新奇发明”、在溶液里不团聚的纸
团状的胶体颗粒，提出了“二维纳流体材料”这
样的新方向。

“黄教授，这波疫情你怎么看？”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肆虐。面对突如
其来的陌生病毒，有人问他：“黄教授，这波疫情
你怎么看？”他一下被问蒙了。

在学术圈外的人看来，当认知的盲区暴露
在眼前，大学教授总能知道得多一些。黄嘉兴也
被这样的想法所裹挟，但对病毒的一无所知让
他觉得沮丧，他发现自己“甚至都没有能力形成
一点看法”。

他干脆买了一本病毒学入门的课本来看，
也辗转联系了一些国内传染病专业的医生请
教。他很快意识到，对于呼吸道传染病来说，那
些隐藏在呼吸道液滴里的病原体，是必须要先
脱离它们的原生环境，离开人体，穿过物理空间
才能去感染下一个人的。
“这一下子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虽然我们不是

研究生物或免疫的，但是物理空间这一段，可是到
了我们的地盘上啊！”黄嘉兴说，“就好像对付蚊子
传播的疾病一样，就算不懂治病，总可以帮忙想想
怎么把蚊子挡住，或者直接拍死吧？”

他找到组里的一名中国学生黄海月，“愿不
愿意冒个险？”

这位连博士生中期考核都还没过的年轻
人，一点也不顾忌导师的面子说：“没问题，（新
冠）这个研究比我的课题有意义多了。”

于是，他们一边学习病毒学知识，一边琢磨
自己所了解的材料科学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
用。一轮又一轮头脑风暴之后，思路逐渐清晰，
想法也越来越多。最终，他们联合了国内九位生
物医学材料、新冠检测、临床诊治、重症救治和
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起草了一份倡议书，鼓励
物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人员主动思考与疫
情相关的科学问题。去年，武汉解封的那一天，
这份倡议书正式发表。

他们的研究课题也同时启动了。当时，新冠
疫情已经开始席卷全球，美国西北大学也采取
了“封校”措施。向校方申请“必要研究人员”身
份后，黄嘉兴组里包括黄海月在内的几个人，
“住”进了材料系的楼里。

“西北大学很多同事都在从事与疫情相关
的紧急科研攻关，但材料系的楼里大致只有我
们实验室有人。”黄嘉兴回忆道，正是那段“闭
关”的时间，让他们快速取得了一些收获。

比如，最近课题组利用护发素中的一种常
见成分，开发出吸收气溶胶液滴的涂层，可以像
捕蚊子一样捕获空气中的气溶胶液滴，抑制液
滴在环境物体表面（实验中使用了有机玻璃阻
隔屏）或透明面罩上的弹跳，从而防止带病毒的
液滴“逃”回到空气中积累。黄嘉兴也计划在西
湖大学继续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事实上，在启动这项课题之前，黄嘉兴的课
题组一直关注国内特别是武汉的疫情。那一张
张年轻的、朝着疫情中心逆行者的面孔，让他们
由衷感佩。他也尤其赞赏选择临时加入这些项
目的课题组成员们，欣赏他们“与其在家中坐
等，不如来做点什么”的决断。

正是这个过程触发了他和他身边的一些人萌
生了回国的想法。2019年 10月，他应邀主讲一场
西湖名师论坛。也是在那时，他收到了来自西湖大
学校长施一公的邀请，邀请他全职加入西湖大学。

今年年初，黄嘉兴问他的学生们，“要不要
换个湖待待，从密歇根湖边的西北大学，到中国
杭州的西湖大学？”

他们说：“走啊，还等什么！”

黄嘉兴（右一）在美国西
北大学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北大西洋水深流急，波涛汹涌。狂浪袭来，
救生艇被劈成两半，船上的工作人员站都站不
住。”漩涡、海啸……百慕大海域的航行常常笼
罩在阴影中。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却曾三次亲
临这片危险而神秘的海域，在风暴中坚持观察
海况与摄影，获取诸多珍贵实况资料。正因这份
毅力和独立性，她赢得了同行的外国学者的尊
重，获得了在百慕大工作研究的机会。她经过实
地考察获知该处海底沉积具有传导性，作出了
不宜填埋核废料的结论。

她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理与
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王颖。近日，她在一节专题党
课上分享了自己与海洋的不解之缘。

踏遍沧浪

生于战乱，少年失怙，王颖的成长岁月充满
了坎坷。“如果当初没有中国共产党给我学习和
培养的机会，我不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孩会走向怎
样的命运。对此，我深怀感恩之心。”这段特殊的成
长经历坚定了她报效祖国的决心。自此以后，王颖
的每一个人生选择都与祖国息息相关。

谈及和地理海洋学的缘分，她笑言：“这要
归因于我高中时期的地理老师贾懋谦。在填报
志愿的时候，他告诉我，要服务祖国需要，从事
祖国需要的工作。”

当时，她喜欢文学、热爱自然，希望踏遍祖
国的山川、河流。王颖在老师的建议下填报了南
京大学的地理专业，并以高分被顺利录取。

面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代潮流，青年学子
满怀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刚进入地理专业，不少
同学有“学习地理可以发明一座山，还是一条河
流？”的疑问。然而，这些并未影响王颖对地理学的
热爱。她始终坚守自身发展要与国家需要相结合
的信念，勇敢面对野外考察翻山越岭、体力透支的
挑战，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被分配至北京大学地
质地理系，报考首次建立的副博士研究生。

读研期间，为满足国家对外开放、建设深水

港口的需求，王颖担任新港以北的海岸地质调
查队队长，参与天津新港扩建项目，针对港口淤
泥展开溯源调查。王颖团队从辽东湾一路调研
到渤海，最后明确天津新港以北海岸对新港回
淤没有泥沙供应。

此后，在进行新港以南海岸及渤海湾潮滩
的研究时，挑战接踵而至。渤海湾岸外潮滩宽达
数公里，其中中部段滩淤泥有一处宽度达 400
米的泥沼带，研究人员不得不在厚度达 40厘米
的淤泥中赤脚跋涉。每前进一步均很困难，双脚
很容易被贝壳划破，又遭海水浸泡，他们只能忍
受钻心般的疼痛，咬牙坚持勘察海水涨落和泥
沙流量的变化。跨过春夏秋冬，历经风霜雨雪，
天津新港的科考终于迎来曙光。

王颖团队针对渤海湾淤泥质潮滩的沉积地
貌分带性作出论述。他们提出通过整修新港航
道两岸防波堤并延长越过破浪带，达到深水带，
可减少淤泥回淤。这一论证为天津新港扩建提
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继之，王颖与交通部一航院、河海大学等科
研团队合作，完成了秦皇岛新港、山海关船厂、
曹妃甸深水港、洋口港、洋浦港、三亚新港等 30
多处港口选址研究。

勇于开拓

1979年，王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赴加人员，
前往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进修海洋地质与沉积

学。最初，学校对这位来自中国的中年女研究人
员不了解，让她缴纳学费，作为特殊学生参与学
习。然而，通过半年的学习，王颖凭自身科研能
力得到了加拿大校方的支持。校方认可了她的
访问学者身份，退回学费，使她有了一笔在加拿
大的科研经费。
“初到加拿大，语言是个困难。当地的口音

与我所学的 BBC英语语调差别很大。”王颖回
忆说。当时达尔豪斯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库克看
到了王颖在语言交流上的困难，安排她做海岸
调查时，为她配备一位加拿大女学生作为协助。
同时，库克安排王颖住进加拿大大学生宿舍。
“沉浸在说英语的环境中，增加口语应用，并学
会用英语思维进行思考。”王颖逐渐克服了语言
上的障碍。

为了取得开创性研究成果，王颖并未采纳
库克的建议研究哈立法克斯地区，而是选择了加
拿大东北部大西洋的布雷顿角岛典型的鼓丘海
岸。这里地处高纬，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缺乏系统
研究，但是有中国没有的鼓丘冰蚀海岸，沿冰川流
动方向形成的众多蛋丘状的岩石小岛、曲折的港
湾、在岩岛冰积层上发育的常绿森林，景观独特，
而相关理论尚处于一片空白。王颖决心抓住难得
的机会，研究高纬大冰流磨蚀作用形成的这一海
岸。她希望，中国学者能为这一独特类型的海岸
海洋做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填补
海岸科学领域的空白。

风暴天气是北大西洋海岛的常客。面对乌

云密布的天空、黑沉沉的大海、席卷而来的波
浪，王颖通过吃晕船药克服一次次的身体不适，
逐渐适应了当地的风浪天气。经过两年多的辛
苦工作，1982年，王颖的相关论文《开普不列颠
岛东南部鼓丘海岸动力地貌学》发表于加拿大
杂志《海洋沉积与大西洋地质学》。地质学界称
之“把中国经验应用于加拿大区域海岸研究中，
成功地为加拿大海岸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是鼓丘海岸的典范文献”。

此外，王颖还在留学期间着手石英砂结构的
研究工作。基于扎实的陆地研究功底和丰富的海
洋研究经验，王颖迅速对从极地、太平洋、大西洋
等各地收集来的石英砂展开结构分析，逐步完善
了实验室的石英砂摄片分析方法。经过 300多天
的日夜奋战，她拍摄了 1200多张石英砂表面结构
的照片，取得了几千项数据，完成了《石英砂表面
结构图图集》的专著。这也是继美国科学家克润斯
里之后世界第二本石英砂结构专著。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王颖始终未曾停
下勇攀高峰的步伐。她专注于推动“海洋强国”
建设。2004年她领衔承接了外交部大型数字海
洋和地理信息系统项目“数字南海”，填补了中
国在南海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77岁时，她出任
国家首批“2011计划”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开展南海海域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研
究，为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以诚待人

无论是在加留学期间，还是学成归国后，王
颖始终不忘无私关照、热情帮助、用心培育后
辈。她曾这样勉励青年人：“人活着要有理想。追
求理想，要有刻苦实干、面对挑战不断追求的坚
持精神。”

留学期间，为方便野外考察，她用达尔豪斯
大学返还的学费购买了一辆二手车。王颖所在的
新斯科舍省位于北大西洋沿岸，区域偏远、交通不
便。使馆由于人员有限，故而委托她协助用车接送
我国出访与进修学者、迎接新来人员，安顿其住
宿、入学乃至为他们买好生活用品。

在加拿大研修期间，王颖还曾为来自东南
亚的华侨留学生女大学生用电饭煲焖煮香肠煲
仔饭。每次，香喷喷的煲仔饭都能吸引印尼华侨
女留学生前来共进晚餐。这些华侨留学生都亲
切地称呼她为“阿姨”（Ayi）。他们在异国他乡互
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颖回国后，印尼
华侨留学生还曾来南京专门探望“阿姨”。

归国至今，王颖已培养了 47位博士、25位
硕士。这些学生中不乏在海洋科学领域深耕不
辍之辈，成为了地海科学研究的有力“后浪”。

王颖的办公室书柜里存放着厚厚几摞笔记
本，这是她为每个学生建立的学生档案，详细记
录了他们的年龄、籍贯、兴趣爱好等基本信息。
这是王颖每次与学生谈心之后的记录。“他们的
思想有时也给我启迪，我要记录下来。知识不应
该永远是老师在教，而该是教育的互利共赢。学
生的思想也会影响老师，在相互作用下，知识才
得以不断地继承和发展。”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2018 级研
究生王冠禾也有一本自己的档案。他说：“老师
对学术要求很严格，也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每
次交流之后都收获良多。”

在王颖看来，海岸海洋科学不是单靠一代
人的奋斗，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永续
接力，才能拥抱海洋，到达科学的彼岸。


